陳保羅 - 福音戒毒之父三十年感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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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章內容摘自『從死蔭幽谷到璀璨新生』宣道出版社
「福音戒毒」異象的起頭
六零年代初期，毒品問題在香港日益嚴重，而九龍城寨更是毒品和罪惡的溫床。
當時我事奉的教會---美門浸信會鄰近九龍城寨。每日早晨路經大井街破舊的石屋，在麻布袋做的門簾隙內，常看見許多骨瘦嶙峋的身軀一排排地蹲著式臥著，烏煙瘴氣的屋內發出難以忍受的惡臭。慨嘆吸毒者活在這人間地獄似的地方。有朝又看見幾個麻布袋從城寨公廁拖出，裡面是死去的吸毒者，看場的人高聲嚷著:「誰人高抬貴手，賺碗糖水錢。」有些人便把麻包袋一袋袋地拋在垃圾車上。此情此境叫我心酸難過，心想人命何價 !人死了，甚麼喪事禮儀也沒有，一元幾角便處理了，這些死去的吸毒者便被拋進垃圾堆裡。「神呀!若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求你幫我叫我能幫助這些人!」
因着面的感動，我開始為他們(吸毒的朋友)印製福音單張，並拿着這些單張到城寨向吸毒者派發和傳福音。
「我們需要福音戒毒所」
在城寨傳福音的初期，常常被當地的吸毒者取笑和玩弄，他們對福音態度非常冷淡。直到一個晚上遇見一位吸毒者蔣偉民，他的毒癮非常深但對福音很有興趣，和我談了許久也不願離去。但他問了我一個很重要的問題:「陳牧師，你又沒有戒毒所，如何幫助我戒毒呢?」最後，我教蔣偉民祈禱說:「天父呀 ! 求你叫我蔣偉民相信你，也求你為我預備戒毒的地方。」
此後，蔣偉民的問題一直繫繞我心，叫我反覆思量。我開始有感動為戒毒所的需要禱告:「神呀 ! 你既在我心裡動了這工，求你成全 ! 求你為這工作預備地方。」
「美麗的浪茄灣」
與蔣偉民告別數天後，在西貢偶然遇見一位基督徒朋友，他是在當地辦雜貨店的。在傾談之間，他知道我正是找辦戒毒工作的地方。他告訴我在西貢的浪茄灣有一個棄置的村莊，環境幽美又與外間隔絕，是辦戒毒的好地方。聽後，我滿心歡喜趕到碼頭乘船出海，看看是否神奇妙的預備。
「巨浪的官門」
當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向著浪茄灣前進，船離西貢碼頭個多小時後，我們駛近海口官門，據船家所述，由於此海口波濤洶湧 ﹑巨浪翻騰，公海來的大浪從這裡打進西貢內海。較小的船隻在官門常有傾船之險。所謂「生不入官門，死不入地獄。」可見船家對此海域何等害怕。船駛近官門時，海面風浪非常大，船在海中上下跌盪十分危險，我們只好放棄前進駛回西貢碼頭。當時，我雖然有點失望，但並沒有灰心。次日我又乘船出海，但因官門風浪太大始終失敗。第三日、第四日再出海嘗試，也未能成功，我心裡開始焦急和懷疑了。到了第五天再到西貢碼頭找船家。感謝神，讓我遇見馬叔，他是一位老實的船家。他說 : 「牧師你被騙了，駛過官門必需看天氣，他們明知天氣不好又駛你出海，只是為錢吧 ! 不要做傻瓜了，待我看準天氣，才通知你。」
一日晴朗的早晨，馬叔載我進入官門，海面風浪比較平靜，感謝神成功渡過官門。過了官門約半小時後，一條長白的沙灘在我眼前出現，在綠悠悠的叢林中，隱約看見一些房屋。很美麗的沙灘，何等幽靜的環境 ! 到達後，我急不及待跳上淺灘，帶著興奮的心情步上浪茄灣。
奇怪是馬叔堅持不肯上岸，好像害怕甚麼似的。我上岸後看看四處的環境，地方很不錯，只要執拾一下便可以了。不久，找到唯一留下來的村民－獨臂村長黃貴，商量後他以年租一佰元租予我們。我心裡很高興，感謝神有這樣好的預備。
回程時，馬叔告訴我這裡經常鬧鬼，被稱為「鬼村」，所以沒有人敢在這村居住。我想基督徒並不怕鬼，鬼倒怕了我們。奇妙的主就這樣為自己的工作留下浪茄灣。
「晨曦會第一位戒毒者」
有了地方，便要開始執拾清潔的工作。當時「美門浸信會」在老虎岩辦了一所天台小學，我是當時學校的校監，於是各學校校長和老師分享福音戒毒的異象，當時校方上下同心決定予以幫助。遂由林老師帶領二十位六年級學生到浪茄灣作「夏令營」，一方面讓學生於畢業前共渡愉快的團體生活 ; 一方面讓他們為浪茄灣「大掃除」。同船的有從前在城寨認識的吸毒者蔣偉民，就是我教他禱求神預備地方的那一位。最初他要到浪茄灣，我是有點害怕的。但他安慰我說 :「牧師，可以安心 !坐監幾十多都沒有問題，現在到浪茄灣，有耶穌保守，又何需害怕呢?」但當船到了官門時，他的毒癮開始發作，烈日當空下在夾板上發冷抽縮和喘氣。這是我初次看見吸毒者「癮起」的痛苦，當時我很害怕但又不知所措。約過了十分鐘後，船到達了浪茄灣。小孩們已經急不及待地跳上沙灘上，而蔣偉民情況雖平伏下來，但全身卻是無力，我們為有合數人之力把他抬上岸上。待一切安頓後，我便乘船回西貢，預備明日主日崇拜的工作。
主日祟拜後，在街上遇見一位主內弟兄，他說 : 「牧師，聽聞你在西貢要開戒毒所喎 ! 我建議你不要再攪了，最近在調景嶺有人攪戒毒所死了人，攪出很大件事。他們用藥物戒毒也死人，你仲無藥用 !實出事架 !」真是晴天霹靂，我心想 :「有藥戒毒都死人，這還了得。」心裡悔不當初，假如蔣偉民死於浪茄灣，事情就很嚴重了。」
由於工作關係未能立刻到浪茄灣看過究竟。心裡終日耿耿於懷，終夜也未能安睡。「神呀 ! 你是始，你是終。既然你開始這工作，求你保守。」
「神印證福音戒毒的工作」
星期三清晨，我趕快乘船離開西貢碼頭向浪茄灣直駛。船一出官門便遠遠看見浪茄灣，驟見灘上人聚集，心知不妙，必然有事發生。船程頓覺漫長，心裡越顯難過。當船漸漸靠近岸時，仔細一看，發現蔣偉民在跳躍的人群中，他和小孩子們肩並肩歡歡喜喜地迎接我。『感謝神！』一切的憂慮都頓成過去；心感祂的信實和恩典。後來才知他們因為糧食不足，故切切盼望我的回來。』
上岸後，得知蔣偉民在『脫癮期間』，因着井老師在旁關心照顧，並教他如何禱告，如何倚靠神作幫助。蔣偉民就這樣不靠藥物，只靠神大能的幫助戒除毒癮。感謝神，讓我看見福音戒毒的可能，也加添我很大的信心。
『晨曦會的第一隻船』
自一九六八年五月租用浪茄灣起，浪茄戒毒正式建立，而在村內，戒毒者也漸漸增加，因着人的往返和物質的補足，經常租用船隻並非經濟的方法；一艘快速的水上交通工具對我們尤為重要，我們也就着這需要切切的禱告神。當時，白沙灣有一船廠因着六七年暴動後經濟蕭條而倒閉，廠房轉賣給別人，但奇妙地剩下一艘二十六匹呎長意大利製的快艇。最後船廠東主以很廉價的價錢賣給我。感謝神！因祂有豐富的預備。
由於這是西貢第一艘的快艇，故常常引來小孩子們的好奇和圍觀。每次駕快艇出海需劃過波濤凶湧的大海，也要越過官門的峭壁，船則隨海浪而起伏，一葉輕舟，真是叫人害怕。但想到一個個戒毒者的面容，想到他們的改變和笑容，裡面堅定不移的愛再叫我勇敢向前。母親曾說我們兒代男丁都只活三十餘歲，我若能為主而死，這有何足掛齒呢！
『新造的人』
浪茄戒毒村在開辦短短一年餘，村內已住上二十餘人，這些戒毒者因認識耶穌，不但脫離毒癮，從前瘦弱的身軀今日變成強壯的；從前滿了愁苦今日郤滿了喜樂；從前偷的、搶的和打的；今日不再偷、不再搶、不再打，郤是歡歡喜喜的一同生活、一同工作，他們彼此相愛、彼此分擔。
『他們作了傳導者』
因着吸毒者生命的改變，城塞內的居民和吸毒者對我們的態度也慢慢改變起來，有次和張輝（村內成功戒毒的弟兄）到城塞傳福音，我較張輝先行幾步，有些吸毒者見我傳福音便輕挑道：『肥佬，天上會飛來一碗飯給你嗎？祈禱，有無攪錯！』當他們看見隨後來的張輝就十分驚奇。『咦！你唔係張輝！你都來傳福音呀！咁就唔同！』看見戒毒後的張輝、看見他的談吐和態度。他們都換上好奇的態度，要聽聽這奇妙的福音。
從前到監房傳福音，總被職員輕視和諸多難阻。現在和張輝同去，他們看見張輝的改變，驚奇福音的奇妙，開門歡迎我們的到訪，任由我們向囚犯傳揚福音。
『空軍的逼害，神化裝的祝福』

我們在浪茄灣的工作，一直是黙黙耕耘的。很少香港人認識我們和我們的工作，『福音戒毒』這四字對於當時香港人而言，仍是非常陌生的。其後神容許打擊臨到我們，叫我們看見祂的能力和恩典，也讓更多香港人認識我們的工作。

灘長而沙幼的浪茄灣一直吸引皇家輔助空軍渡假，即使我們租用浪茄村，此情形也沒有停止，軍人每每乘着快艇三五成群，男男女女的到灘上游泳和玩樂，這些穿著性感泳衣的外藉男女在岸上亂走亂嚷。

當時對於我們構成很大的滋撓，對於在這裡的戒毒者更是很大的試探。皇家輔助空軍對我們在浪茄灣的出現一直存着敵視的態度。直至他們計劃在浪茄灣建立俱樂部而遭我們反對後，我們彼此的衝突和矛盾便進入白熱化了。

他們透過西貢教區向主教徐誠彬借用浪茄村內的天主堂，作為皇家輔助空軍俱樂部的基址，而這天主堂一直是西貢教區借予我們的，我們就此作出強烈的反對。
『空襲戒毒所』
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早上，突如其來的隆隆巨響使我們心中驚悸，我們便趕快出屋外看過究竟。灘上驟見風沙大刮，一架英軍軍用直升機在我們眼前徐徐降下。當機門打開後，皇家輔助空軍的軍人便登陸浪茄灣的岸上。隨後教堂內的聖經、書籍和家具被他們強行搬出屋外，門用鉄鏈鎖上，並貼上理民府的封條以禁止我們使用。我們當時感到害怕也感到忿怒，但我們並沒有反抗，也沒有和他們衝突，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義審判人的神。
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清晨，中國郵報頭條為『英軍空襲戒毒所』，將整件事的過程向公眾報導，而這篇報導在當時香港社會產生莫大震撼，政府有關部門、教會和基督教機構紛紛致電我們表示關注和慰問。香港聖公會會督白約翰致電我們，表示對我們的工作全力支持，也認為我們所做的合乎真理。而香港『無綫電視』更作多番的報導和訪問。感謝神，我們的工作就因着空軍的迫害，更為香港人認識和了解，也因着此，神為我們的工作預備了更美的基址。
此後，我們和英軍的爭拗持續了一段長的時間，後來經過會督白約翰的調停，香港政府願意為我們預備地方作『晨曦會』工作的基址。
一九七六年我和白約翰由政府官員陪同下，乘政府遊艇金文泰號出海，在神的帶領下，我們選擇了西貢斧頭盆洲這美麗的小島，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晨曦島，我們遂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正式遷入西貢斧頭盆洲，晨曦島戒毒村便正式建立了，我們的工作在主的保守下，島上人數逐漸增加，在短短兩年間島上已增至五十多人。而我們的工作也漸漸為政府和社會人仕所認識和接納。一九八三年一月『泰國晨曦會－滿樂福福音戒毒所』正式成立。此後，晨曦會的工作更伸延至台灣、印度、緬甸和中國雲南的邊境，這三十年來我看見神的祝福，也看見祂對吸毒者憐憫的心腸，願神透過晨曦會的工作拯救更多在毒海中沈淪的吸毒者；『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』
